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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定曲河

贰
那天，贡嘎与曲珍擦肩而过。曲珍

长长的发丝被风轻轻吹起拂过贡嘎的

脸，夹杂着一丝清香。贡嘎转头一看，目

光刚好对上满脸歉意的曲珍。看着眼前

这个如仙女般的女孩，贡嘎竟一时愣在

原地。等他回过头的时候，曲珍已经消

失在人群中。

此后，贡嘎的脑海中常常浮现曲珍

在风中长发飘飘的样子。昨晚，他梦见

她成了自己的新娘，梦见两人牵手走在

青稞地里。梦醒后，他的内心充满了失

落和惆怅。贡嘎清楚地记得，这已经是

自己第九次梦见她了。自九天前的那场

邂逅，往后他每天都能牵上那双娇软的

手，每天都能嗅到那淡淡的清香。尤其

是昨晚，两人还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贡嘎和曲珍的村子之间相距几公

里。贡嘎经常来到曲珍所在的村子，爬

上她家的围墙偷偷看她。尽管这样的行

为有些冒险和不妥，但贡嘎无法控制自

己的情感。

这天曲珍坐在纺织机旁，给哥哥伦

珠纺织新袍子。这时，她听到伦珠大叫

了一声，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跑过去。

此时伦珠正站在院子里，恶狠狠地盯着

围墙那边看。

曲珍忙跑到伦珠的旁边问：“哥，怎

么了，出什么事了？”

伦珠指着围墙那里，气愤地说：“你

看看，那是谁家的狼崽子趴在咱家的围

墙上（伦珠有些近视）。让我抓住，非把

他的腿打断不可。”

贡嘎刚才正趴在围墙上远远地看

着曲珍，突然的一声吼叫吓得他大惊失

色，正欲逃离却看见曲珍过来了，双腿

和大脑一直不愿离开。

曲珍朝着自家阿哥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看见穿着灰色袍子的贡嘎呆呆地

趴在围墙上。曲珍抿了抿嘴唇，心中涌

起一股复杂的情绪。她知道，贡嘎一直

默默地关注着自己。贡嘎见曲珍朝自己

这边看，连忙用袖子遮住自己的脸生怕

被认出。但他还是没忍住，眼睛依旧从

缝隙中看着曲珍。

伦珠捡起一根木棍，高高举起朝贡

嘎甩去，木棍落在贡嘎的面前，吓得石头

和尘土都跳了起来。虽然没有打到贡嘎，

但着实让他后背发凉，连忙拉起袍子就

快速跳下围墙，向远处狂奔。曲珍看着他

狼狈的样子，不禁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贡嘎是曲珍众多追求者中普通的一

个。说他普通也没错，他在定曲乡众多年

轻人中并不出众。但赛马倒是一把好手。

曲珍的母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来给我女儿提亲的人都快将门槛踩平

了，家中的灶从未冷过。”由此可见，曲

珍在定曲乡受欢迎的程度。她如此受欢

迎，除美丽的相貌外，还有她善良的品

格和勤劳的双手。

曲珍和贡嘎真正熟络起来是在那

年的赛马大会上。

赛马大会是定曲乡的老传统了，已

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定曲乡有句谚语：

“男子如何称雄，赛马呀！英雄如何彰

显，赛马呀！”定曲乡一年有两次赛马，

分夏季赛马和冬季赛马。

夏季赛马时的布定大草原如同一

片翠绿的地毯，软软润润的，是赛马的

最佳场所。除此之外，还有歌舞表演等

节目。冬季赛马则是在藏历新年的第五

天，那时，全乡都沉浸在难得的休闲时

光里，是一年当中最轻松的一段日子，

自然要娱乐一番。

那天，布定大草原上一顶顶帐篷如

约而至，宛如点点繁星散落在草原上。

人们盛装出席，妇女们的服饰尤为引人

注目，她们的裙摆翩翩，色彩斑斓，金银

首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与她们的笑容

交相辉映。

妇女儿童排列在跑道的两旁，他们

是来给自家的骏马和骑手加油的。当

然，也有很多人已经爬到远处的山丘寻

找绝佳的观赏位置。

所有的马呈一字排开，骑手们此时

已端坐在马背上，如待发的箭，等一声

号令便踏风而行。贡嘎的骏马十分耀

眼，它的毛色如同金秋的稻穗，闪耀着

太阳的光芒。他屏息凝神，双眼直盯前

方，左手紧握缰绳，右手拿着马鞭微微

举起。此刻，他心静如湖。他深知自己的

实力和技巧，很有信心拿下冠军。就在

这时，一句清脆的“阿哥加油！”传入他

的耳中，犹如在平静的湖水里投下一块

石头，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

是的，这声音的主人就是曲珍。今天

的她好似画中走出的仙子，精致的容颜

连草原上的花都要嫉妒一番，甚至连风

都温柔了几分。贡嘎看向自己左边的骑

手们，果然，曲珍的哥哥伦珠赫然在列。

伦珠朝曲珍挥挥马鞭，高声喊道：

“今天的冠军一定是我们朗卡家的。”看

见哥哥信心满满的样子，曲珍和旁边的

嫂子拉姆都笑了起来。曲珍这一笑，竟

使得贡嘎痴痴地望着她，连发令枪的响

声都没听到，直到看见两边的骏马飞奔

而去，才猛然回过神来，心中一惊，双腿

连忙夹住马肚举起鞭子，大喊一声

“驾！”骏马迈开四蹄，如离弦的箭，向目

标飞奔而去。

拉姆在曲珍的耳旁轻声说：“妹妹，

你看见没，刚刚德勒家的贡嘎可是一直

在看你，痴痴地，连发令枪的响声都没听

到呢，这小子一定喜欢你，你觉得他怎么

样？”曲珍想起贡嘎那傻傻的样子，嘴角

不禁上扬。看着远处奔腾的骏马，那个贡

嘎不正是上次被哥哥赶跑的那个人嘛！

在曲珍愣神之际，拉姆催促说：“你

这妮子想什么呢，你还没回答我呢？”曲

珍回过神来，看向拉姆，眼中满是疑惑。

显然，拉姆说的话她根本没听到。

拉姆见她这样有些愠怒，轻轻地掐

了一下她。曲珍连忙还击，两人就这样

在人群中玩闹起来。她们这样，自然引

起了很多人的围观。见到那么多人都看

着自己，两人连忙停止。互看一眼便不

约而同钻出人群。

一匹匹骏马争先恐后地向山顶的

终点飞驰。马蹄从地面携起滚滚尘烟，

仿佛一条黄龙在山间舞动，骁勇的骑手

在那尘烟中冲刺。

离终点越来越近，马与马之间的差

距也渐渐显现出来。跑在第一的便是伦

珠，这个汉子此时已汗流浃背，胯下的

骏马也喘着粗气。其余的马也大都如

此。但有一人一马速度不减，接连超越

十多匹马，那马背上的骑手正是贡嘎。

贡嘎骑马飞奔在赛道上，两旁的一

棵棵树，一朵朵花，一根根草，一块块石

头从马背上看去，直接变成一条条流动

的图案。很快，贡嘎就跑到了第二的位

置，距前面的伦珠也没有多远。

伦珠隐约听到身后有马蹄之声传

来，而且那声音越来越近。他心中一凛，

忍不住回头一看，飞扬的尘土中贡嘎的

身影逐渐显现。伦珠可不想被人超越，

他举起皮鞭狠狠地抽打胯下的马，马儿

吃痛，艰难地快跑起来，但很快又慢下

来。他再次回头一看，贡嘎不紧不慢地

跟在后面。伦珠再次挥舞皮鞭，马儿发

出痛苦的嘶鸣，它已经尽力了，速度的

提升微乎其微。

伦珠每过一会儿，便要回头看一眼。

但是，无论他加快速度还是放慢速度，贡

嘎一直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就这样，伦

珠率先到了终点，接着就是贡嘎。

伦珠牵着马走到贡嘎面前，刚要说

话，贡嘎率先开口：“伦珠阿哥，你的骑

术果然名不虚传啊，小弟甘拜下风。”他

说着，伸出手轻轻抚摸伦珠那匹马的马

鬃，“这马也是一匹难得的骏马，果然是

宝马配英雄。”

伦珠听到他这样说，心里也很高

兴，拍拍贡嘎的肩膀说：“哪里哪里，老

弟的骑术和宝马也是一流。”

两人并排牵着马，沿着赛道走着。

阳光洒在身上，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辉，仿佛是胜利者的荣光。一路上说说

笑笑，很是融洽。快到起点的时候，曲珍

拉着拉姆的手小跑过来了。清风吹起她

的秀发，甚至阳光都尽情地拥抱着她，

这让贡嘎看呆了，伦珠连叫了几声才回

过神来。这时，曲珍和拉姆已经来到他

们的面前。

曲珍对伦珠竖起大拇指，“阿哥，好

样的，不愧是我们朗卡家的男人。”一旁

的拉姆也点了点头。

“险胜，险胜。贡嘎兄弟的骑术才高

明呢。”

贡嘎挠挠头有些羞涩，谦虚地回应

道：“哪有，伦珠阿哥才是定曲乡当之无

愧的赛马王子。”说完，偷偷看了一眼曲

珍，发现她同样看着自己，脸瞬间红了，

连忙低下头。

（未完待续）

◎四郎彭错

那次谈话之后，守在院门前

的不再是一大群街痞，只剩下廖

二娃一人。他有时靠在墙边，边

抽烟边痴痴地望着我家窗户；有

时蹲在门前，入定一般地思考着

什么。对这种状况，家里人没有

任何办法，好在只剩廖二娃一人

了。父母亲小声交流，说等小溪

考上大学，一切也就化解了。这

样的人，惹不起，

咱躲得起。

郭小溪高考

之后，安心待在家

里等通知。八月中

旬，父亲正在砖厂

上班，银灰色的大

喇叭里先噗噗地

吹了两口气，才开

始播报，让父亲去

收发室取录取通

知书。连着念了两

遍，父亲听明白叫

的是自己，来不及

请假，便去收发室

取了信，穿着沾满

煤灰和红砖痕的

劳动布工作服，直

奔教育局出纳室。

他抓起母亲的手，

两人又直奔家中。

郭小溪并不像我

们想象中那样惊喜，在这事上她

很自信，问是什么大学。这时父亲

才恍然大悟，激动了许久，根本没

注意是什么大学，忙看信封，只见

大红的字写着“四川大学”。郭小

溪嘟了嘟嘴，她的第一志愿是厦

门大学，眼下的川大并未中她的

意。父母丝毫不受影响，两人奔进

厨房，忙碌地准备庆功宴。

那天的晚饭十分丰盛，小方

桌上摆满了菜。父亲平日里喝散

装白酒，这晚拿出一瓶好酒，他和

母亲慢慢喝着。酒兴起来，他取出

二胡，拿布擦干净，又给弓毛上均

匀地涂上松香，抚着二胡，说：“为

这大学，可冷落你了。”母亲笑着

说：“高兴的时候拉什么二胡，悲

悲啼啼的。”父亲也笑，说：“你以

为二胡只有悲伤？”他拉起节奏欢

快的《赛马》，手指略显笨拙地在

弦上快速移动，只拉到一半，后面

难度太大，他无法继续。母亲笑坏

了，捧着肚子说：“这水平还敢显

摆，自己家也就算了，可别在外面

拉。”父亲很不服气，像孩子一样

噘起嘴。郭小溪忙说：“爸拉得好，

再拉一曲。”父亲活动活动手指，

拉起相对简单的藏族酒歌《今天

我们在一起》。那一晚，不知他把

这曲子拉了多少遍，他和母亲都

有些醉意，郭小溪还在一旁陪着。

我吃饱后，无法忍受父亲的

二胡声，走到窗边，看见外面已经

黑了，月亮刚从跑马山和郭达山

夹角的天空中升起，映照得整个

康定既光亮又朦胧。偶然一低头，

我看见廖二娃靠在墙边，抬头正

注视着窗户。我收回脑袋，看看父

母，父亲还在拉二胡，母亲沉浸在

幸福中，郭小溪盯着父亲移动的

手，带着甜甜的微笑，不知在憧憬

什么。虽然父亲拉出的每个音都

差那么一点，在这有些走样的旋

律中，家里的气氛却特别好。我坐

回方桌边，心想廖二娃可能听见

二胡声了，听见这一家的幸福，他

也可能猜到这是因为姐姐拿到录

取通知书了。我不想让他打扰了

父母的快乐。

郭小溪走了，去成都上大学。

她走的那天早晨，全家人送她去

车站，郭小溪带着一个木箱子，里

边全是换洗衣服。父亲扛着木箱，

走到一半，父亲的腰越弓越厉害，

我们只能一起抬着木箱到车站。

送走郭小溪后，我们刚出车站大

门，就看见廖二娃的身影，他躲在

车站大门的角落里。父亲显然看

见了他，嘟囔着说：“站那儿干什

么？长了一身肌肉，都不知道帮忙

扛箱子。”母亲没听清，问：“你说

什么？”父亲说：“我没说什么。”

郭小溪离开康定后，我们原

本以为廖二娃的事就此终结，天

远地远，他不可能跟到成都去，也

不可能再来宿舍院门前蹲守。让

我们意外的是，他竟然还偶尔来

院 门 前 ，抽 支

烟，望望我们家

窗户，再离开。

有 一 天 黄

昏时分，父亲急

急忙忙赶回家

里，他的表情很

复杂，既惶恐又

有点激动，还带

点愤怒。他回到

家中，结结巴巴

地 对 母 亲 说 ：

“那个……那个

廖 …… ”母 亲

说：“什么啊？怎

么结巴了？”父

亲叹了口气，喝

下一大杯水，才

又说道：“那个

廖二娃还守在

楼下。”母亲很

吃惊，说：“啊！

他还想干什么？”父亲说：“谁知道

呢，他不仅守在楼下，他还……还

主动招呼我。”母亲再一次瞪大眼

睛，说：“跟你说什么了？”父亲说：

“他叫我叔叔，家里有什么事就跟

他说，他能帮忙。”父亲说这话时，

愤怒又浮现在脸上，不过，我还意

外地看见，在愤怒的表情下，掩藏

着父亲的得意。母亲忙问：“你说

什么了？”父亲说：“还能说什么，

遇上这样的瘟神，躲都躲不及。”

一天，在我放学路上，廖二娃

和他的伙伴们竟然在校门前等

我。看见我出来，他揽住我的肩

头，亲切地喊我“弟弟”，说学校里

有人欺负就跟他说，又问小溪给

家里写信没有，家里情况怎样，如

果有什么事，一定给他说。郭小溪

到学校后只来过一封信，讲她住

的寝室和学校的环境，说一切都

好，让家里放心。那时候电话不方

便，除了这封信，基本没什么音讯

了。廖二娃一直揽着我的肩头，从

学校一直到快到家的地方。这一

路上，同学们都诧异而羡慕地看

着我，我的腰挺得很直，底气十

足，像皮带上挂着一把枪一样，充

满安全感。为了这种感觉，我回到

家后，并没有告诉父母廖二娃在

校门口等我的事。

大学几年里，一到假期，郭小

溪回到康定，时光仿佛并没流走，

廖二娃用了更多时间守在楼下。

不过那时候父母倒没像过去那样

操心，郭小溪是大学生，他们有一

种优越感，认为街痞和大学生，就

是天空与大地的距离，你守在楼

下，你尾随一路，终究不可能攀上

天去。假期里郭小溪也时常出门

玩，说是同学相邀一起叙叙旧，对

这样的邀约父母都十分支持。她

的许多同学都没能考上大学，还

有一些考取的学校也不如她好，

这样的叙旧在父母看来十分必

要。他们曾问郭小溪：“那个廖二

娃老是尾随你怎么办？”郭小溪不

屑地说：“等着他跟吧，跟得没趣

了，他就自己走了。”“不会出什么

事？”“能有什么事？他们也怕，真

有事，我一嚷，他们比谁都跑得

快。”父母点点头，让她别玩太晚，

他们相信所有罪恶都害怕天光，

只在黑夜里滋生。郭小溪也明白

他们的心态，每次出门玩，一定赶

在天黑前回到家中，偶尔回晚了，

一定是三四个男女同学一起送她

到家。

（未完待续）

野马
◎尹向东

父 亲 显 得 比 郭 小 溪

还 急 ，连 说 ：“ 这 个 没 道

理，别人站那里，也没做

什么事，你去找派出所，

反倒招惹上了，那一伙人

我们招惹不起。”

郭小溪说：“是啊，路

是公家的，我能走他们也

能 走 ，这 院 门 也 是 公 家

的 ，他 们 站 在 那 里 不 违

法，你们不用担心，我有

分寸，注意点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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